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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门口闯进一个高大粗

壮的妇女来，一手提着个包
袱，一手拉着个孩子，在她身
后跟过来的人围了足有一大
片。村长一眼就看清楚了，这
女人是狗子的媳妇！那小孩自

然就是狗子的儿子了。
张书记一看那女人的架

势神态，就知道一准是来找事
的，他正想着该说点什么，不
防那女人眼睛一眨，眼泪就哗
地流了出来，连哭带喊地叫嚷
起来。不过那女人并不瞅他，

一眼就只瞅着王副县长，看样
子她就只认得王副县长：“哎

呀！总算找着啦！县长同志你正
好也在呀！哎呀！县长同志你可
得为我做主呀！哇……”那女
人话没讲完，就放声大哭起来，
哭声震耳，整个窑洞里都是一
片嗡嗡声。那小孩见母亲这样，
顿时也哇哇大哭起来。

好一阵子，窑洞里所有的
人都只是眼巴巴地瞅着这娘
儿俩看，全都显出茫然无措的
样子。也不知过了多久，村长
才慌忙凑过去小声对愣着的
书记说道：“这就是护林员狗
子的老婆。”

那女人瘫成一团跪在那
儿，一边哭，一边嚷：“县长同
志你一定得给我这娘儿俩做
主哩呀！我们刚才在医院里，
人家大夫说了，我那一口子是
没指望啦，说让我准备后事哩
呀！你说说，这到底是该咋办

哩！”
“起来！”王县长终于发

了火，“你到这儿是哭来了还
是闹事来了！”

那女人愣了一愣，哭声戛
然而止，连小孩也痴痴地瞅着
县长突然没了哭声。沉默了一

阵子，等外头的吵吵声也渐渐
静下来，书记便问：“你叫
啥？”

“我叫桃花。”桃花赶忙
答道，一边又用袖子在脸上擦

了两把。
“你知道不知道晚上

的事情？”书记的口吻有些
阴沉。
“……知道啦。”桃花在

书记脸上瞅了又瞅。
“既然你也知道你丈夫

都干了什么事了，却还要让领
导给你做主！”县长依然一脸
的怒气，“你男人一下子杀了
这村里四个人！你懂不懂，杀
人犯！”
“哦，原来是这样，杀人

犯！”桃花像终于明白了似
的，嗓音陡然间也硬气起

来，“敢情是这么来着，你们
就这么看他，杀人犯！”桃花
猛地又用袖子蹭了一把脸，
一下子就蹭出一脸的强横
怒恨来。
“我原想着你们才不会

这么说他，他是你们公家的

人，他是为了你们才遭了这么
多罪哇！”桃花一脸压抑不住
的愤恨，“你们是憨子还是傻
子，你们是瞎啦还是聋啦！你
们到山上瞅瞅去，你们到别处
听听去！他在山上遭了这几个
月的罪都是为的啥！还不是为

了那一山的木头！还不是为了
公家！还不是为了你们公家这
些人！我真不晓得你们就这么
看他！杀人犯！”说到这儿，桃
花的嗓音打起颤来，她恶狠狠
地擦了一把眼睛，一甩头又把
脸仰了起来，满眼的泪水依然

止不住地往外涌：
“你们说我不该到这儿

来，你们咋有脸这么说！这些日
子，我们一家子在山上是咋过
来的，你们晓得不晓得！他们把
我们这一家人逼到了啥份上，
没水喝，没菜吃，连东西也不让

买。我们进一回乡里县里又有
多难！没公共车，他们的车又不
让我们坐。我们娘儿俩进了村，
连他们的小孩也指着我们骂，
拿石头朝我们头上砸。一天就
是干馍馍，加饮料。一家人的嘴
上都是泡！他们恨他，恨我们这

一家子，最后把他打成那样儿，
为啥？还不是为了那山上的木
头！还不是为了拿公家的东西
给自个发财！我家男人是人不
是鬼！要是成了鬼，这会儿还能
躺在医院里？那也早成了万元

户啦，早成了模范啦，早让你们
给表扬上啦！那他们还会这样
恨他？你们都说说，他这到底是
图了啥啦！”桃花越说越凶，越
骂越狠。

DEF

父亲的一生和两个“三

点水”有不解之缘，一个是
“酒”，一个是“汗”。酒给了
父亲精神上的酣畅，汗给了父
亲身体上的酣畅。父亲每作画
必执酒杯，可能是人人都知道
的，而父亲每作画必大汗淋
漓，却是我幼时日日所见。夏

天在画室里作画，他常穿件中
式白布短褂，汗湿了贴在身
上，肩上则搭一条干毛巾随时
擦汗。父亲作画运笔的速度极
快，常常画得满头大汗，额头
上的汗水不断地淌下来，身上
的汗也是顺着往下流。姐姐就

回忆过，母亲常要放两条大毛
巾垫在他手臂下接汗，并且要
时常更换，不然很快就会被汗
湿透。

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关
于在重庆拜访“金刚坡下山
斋”的文章，说重庆的夏天

又热又闷，冰淇淋也不能吃，
不卫生，吃了拉肚子，大家都
不晓得如何来捱过重庆的夏
天，只有抱石啊，大汗淋漓，
原来他是用汗来解暑的。

家里的竹床，红彤彤的，
就是被父亲的汗渍印的。母

亲说父亲身体虚，三十多岁
时，不管是睡在席子还是床
单上，早上起来，上面都现出
一个人形，是被虚汗潮透的。

父亲一生都在奋斗，幼时

贫穷，身体的底子打得不好，
成年后拼命学习、工作，透支
了身体。父亲还特别好酒。抗
战期间，父亲率全家避居重庆
郊外金刚坡下，时局动荡，心
中烦闷，以杯中物自遣，日久
天长，渐成习惯，用父亲自己

的话说，就是：“此病渐深，每
当忙乱、兴奋、紧张……非此
不可。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
玻璃杯，右手才能落纸。”

父亲不喜欢低度酒，喝的
多为度数极高的老白干（Ó

mn），度数越高越解馋。医

生让他不要再喝白酒，说喝点
啤酒可以。父亲说，啤酒是马
尿，根本不能喝！每每买来
酒，他都要倒出一些用火柴试
试，看能不能点燃，看到杯中
的蓝色火苗冒起，就忍不住夸
赞：“好酒！”有时客人到访，

他给客人倒茶，自己往往以酒
代茶。1959年，父亲应邀为北
京人民大会堂画巨幅山水画
《江山如此多娇》，周总理特

批给他两大箱茅台酒的故事，
是尽人皆知的。父亲有一方著

名的印章，叫“往往醉后”，钤
在他的得意之作上。

父亲的画桌就是一块大
木板，不是什么八尺九尺的
大画桌。他一进入画室，状态
立马不同，变得很怡然，很放
松。父亲总是说，画画心要

空。我的理解是，心不空就不
可能心骛八极，发挥想象。如
果今天要画画，早上起来就
要喝酒，不画画就喝茶，写文
章时就抽烟，有时画画也抽
烟。除了在照相馆照相，父亲
几乎所有的照片里没有一张

手上不夹着香烟的。父亲的
烟瘾同样有名，他有时会开
玩笑说：抽“红双喜”像吃
肉，抽“农家乐”像吃草。

父亲不做饭菜，也不洗碗
筷，但是他的砚台、笔都是亲自
洗的。父亲总是说，毛笔是要养

的，如果不养，毛笔只有一天的
寿命。父亲洗笔时连笔根都会
洗干净，然后再挂起来，把水滴
干；砚台也是同样洗得干干净
净的。有的画家说，越脏的砚台
画的画越好，上面积了多年宿
墨，用时只要倒上一点茶水接

着画。这是个人习惯，从墨趣上
讲，则是歪理。

一个人最幸运的事有三
样：一是有个好父亲，一是有
个好老师，一是有个好朋友。
父亲对你是责任，老师为你
释疑解惑，朋友则是知己。父

亲虽然和我相处还不到二十
年，但我觉得人生这最幸运
的三样事，父亲都给了我。

我小时候生了场大病，输

了六瓶血才从死亡线上回来。
病好以后，我的舌痕就一直很
深，父亲经常要我伸出舌头给
他看，直至最后和父亲分手的
那天晚上，父亲还让我把舌头
伸出来给他看看好些没有。

GHIJKLMN

1943年新年前夕，我回到

柏林，打算和格尔达完婚。当时，
斯大林格勒战役已进入尾声，
我却迎来了人生的快乐时刻。

总理府各部门送了我们
40瓶酒作为贺礼，这些都是
膳食总管费希纳精心挑选的
名酒。已届76岁高龄的费希

纳是一位著名品酒师，曾给普
鲁士国王吉约姆二世挑过酒。
为了祝贺我的新婚，他亲自去
了位于波茨坦的帝国总理府
酒窖和储藏室寻找好酒，其中
有7瓶是1921年生产的。他
还告诉我，“这可是稀世珍

品。”伴随着礼品，有一张小
卡片，希特勒亲笔在上面写了
几个字：“良好祝愿”。签名是
“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是一名素食者，但
他有时会不遵守自己制定的
营养规则，我亲眼见到过他大

吃猪肉。有“老人”透露，不久
前，他还主张不时吃一只上等
家禽。只是在后来，在生命的
最后几年，希特勒才完全不吃
肉。在餐桌上，他有时还会遵
循某些特殊的疗法，例如，我
曾看到他吃高粱，而同桌客人

却在分享炒土豆。
当我加入突击队时，希特

勒的贴身女厨叫沙尔费特塞
尔夫人，她总是根据总管凯恩
伯格的指示做菜。有一天，很
可能是 1943年春，凯恩伯格
“炒”了她。总理府的一些工

作人员向他告状，说他们发现
沙尔费特塞尔夫人经常从食
堂里偷食物。这一时期，大家
越来越关注食品定量，谈话的
主题常常围绕着食品的定量
配给以及随之而来的缩食。我
也一样，有时会小心谨慎地从

大生菜盆里偷几片用冰块保
鲜的黄油。“炒”掉沙尔费特

塞尔夫人后不久，希特勒决定
自己每顿只吃两小块黄油。

不久，冯·爱克斯纳夫人
上了灶台，这位女厨师来自奥
地利的维也纳，聘请她来是为
了替希特勒做素菜。仅仅几个
月后，她又得脱下围裙。警察
机构发现，她有一位犹太祖
母，因此不“符合”正在执行

的雅利安规则。总之，我们中
间是这么流传的。

我知道，我来总理府的头
几个月，同样也受到德意志保
卫部安全机构的审查，至少在

我“试用”的4个月里。这一
时期后，我得守口如瓶。我知

道，我们的邮件受到监控。一
天，德意志保卫部的一名成员
拿着一封信来找我，他问我为
什么老是收到同样的信。这封
信是一位女性朋友写给我的，
我和她在巴伐利亚一个治疗
中心相识，此后我们便保持鸿

雁往来。她嫁给了一名警长，
后来她丈夫调到杜塞尔多夫。
显然，她不假思索地使用了丈
夫工作单位的信封，人们认出
了她丈夫单位的邮戳，所以感
到很惊讶。
“保罗大叔”被盖世太保

逮捕的那一天，我正在柏林。
他们将他送进萨克森豪森集
中营关了起来，他的朋友立即
去找我太太格尔达，告诉她
“保罗大叔”被捕的情况。我
太太毫不迟疑地打电话给我，
我马上明白我应该找谁。我火

速赶到卡尔·沃尔夫的办公
室，他是希姆莱的左右手。那
天，他正好在，我劈头盖脸地

对他说，几小时前被他手下逮
捕的人是我的一位近亲，实际
上算是家族成员，他与任何反
对党或组织都没有瓜葛。我还
明确表示，他确实曾加入过社
民党，但已与它没有任何关
系，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
可以发誓。”我对他说。在我
离开房间前，沃尔夫只向我承
诺，他将过问此事。

一星期后，“保罗大叔”获

释了。回家后，他和太太向我表
达谢意。我问起他在萨克森豪
森集中营被关押的情况。他说，
在他看来，最糟糕、最不愉快的
事情，是人们给犯人的衬衣像
纸一样薄，其余的他没说什么，
至少对我什么也没说。

我认为自己从未被怀疑
过。总之，我没有担心过，任何
时候都没有担心过。

OPQRS

蒋凌霄觉得她一生中

做出的最英明决定就是毅
然把儿子蓝大伟送到新西
兰去读书。

说实话，儿子蓝大伟大
多数时候还是个挺不错的孩
子，他健康阳光。每天背着书
包去上学，晚上回到家里一

进门先响响亮亮地高声喊
着，妈，我回来了！然后就卸
下沉重的书包嚷着，妈，快
点，我渴死了。等蒋凌霄递上
水，蓝大伟就抱着水罐咕嘟
咕嘟地喝上一大通，喝完水，
蓝大伟就满世界地找东西

吃，然后再一边吃着东西一
边跟在蒋凌霄的身后给她讲
每天学校发生的种种有趣的
事情。到了饭桌上，蓝大伟一
边吃着饭一边跟父亲蓝天祥
热火朝天地谈论着欧洲联
赛、西甲联赛和英超联赛，谈

NBA，有时还跟父亲一起预
测本期足彩的结果。闲时，蓝
大伟还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头
上包着彩色的方巾，戴着耳
麦一边扭着胯一边听着欧美
的摇滚乐。十八岁的蓝大伟
单纯、时尚，没有一点恶习。

但这并不是说蓝大伟是
个十全十美的孩子。蓝大伟
有一个致命的硬伤，那就是
他的学习成绩不理想。蓝大
伟属于那种学习态度好，但
成绩始终上不来的那一种学
生。特别是进入高三后这个
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就要高

考了，蒋凌霄为他的成绩真
的快急白了头，给他请家教
给他培优不知花了多少钱。
不管是培优也好请家教也
好，不管风吹浪打点灯熬油
蓝大伟从来没有怨言。蒋凌
霄让他上哪儿去学他就去哪

儿，可是学回来了该不懂的
还是不懂，一样的问题当时

搞清楚了，换个地方就又拎
不清了。

蓝大伟的老师曾明确地
告诉过蒋凌霄，以蓝大伟目
前的学习成绩上大学很有点
悬。把蒋凌霄的圆脸都气成

椭圆了，她儿子怎么这样不
争气，很长时间看着蓝大伟
都没有笑脸。本来幸福和睦
的家庭一夜之间蒙上了阴
霾。那段时间家里的空气紧
张极了，蓝大伟的话很少，回
家时不再响响亮亮地喊妈

了。而是一回来就龟缩在自
己的房间里，吃饭时低着头

匆匆地扒两口饭就又进屋
了。丈夫蓝天祥有些不忍心

地悄悄对蒋凌霄说，算了吧，
条条大路通罗马，别把孩子
逼傻了。蒋凌霄气恼地说，你
说的什么话呀，难道他智商
有问题？要是智商出问题也
是你们家遗传的。我们家三
代出了五个大学生，你们家

最好也就是个大专。女人就
是这样，跟丈夫生起气来就
要横蛮不讲理的。蓝天祥连
忙说，好好，随我好不好，我
的智商有问题行了吧！你别
逼我儿子了。

蒋凌霄看了丈夫一眼叹

了一口气说，你以为我愿意
这样逼他？他要是一个女孩
子我早就算了，以后可以找
个好人家嫁了，靠着老公吃
饭。可他是一个男孩子呀，这
个社会竞争这样激烈，他没
有文凭以后怎样成家立业！

我是为他的前途着急呀！自
从蓝大伟上了高三，这个家
就笼罩着沉重的气氛。

蒋凌霄在一家企业做统
计员，统计室是女人扎堆的
地方，大凡女人多的地方是
非也多。女人在一起比较关

心的是谁家老公会赚钱，谁
的衣服有档次，谁的孩子学
习好。除了孩子学习这一条，
其他的蒋凌霄都挺优越的。
她的丈夫原是电信局的一个
工程师，几年前出来自己做，
开了一个手机店。前些年手

机的生意好做，赚了一些钱
先买了房后又买了车，生活
自然比一般人好些。蒋凌霄
在统计室做了这么多年也算
老资格了，去年还评上了中
级职称。平时在单位里年轻
人都喊她蒋姐蒋姐的挺尊重

她的，工作也还顺心，除了儿
子的事让蒋凌霄闹心以外，
蒋凌霄应该是活得很滋润的
一个女人。


